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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近日，我在網上意外

的讀到了方斌的詩，沒錯，就是

那位武漢義士 —— 方斌寫的詩。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大疫

來襲 鐵幕之下變革在即〉中，寫

過一段關於方斌的文字，錄之如

下：武漢人方斌冒著生命危險，

到武漢各家殯儀館和醫院拍攝實

際情況，傳送到網上。他在第五

醫院拍攝到「5分鐘抬出 8具屍

體」的影片，撕開中共掩蓋真相

的鐵幕，震驚國內、國外。 2月

4日，方斌在網絡上發起「全民

互助」運動。 2月 7日，方斌更

將此運動升級為「全民反暴政」

運動，並呼籲「一切反共力量都

應團結起來，中國人沒有退路

了」、「暴政不可能持續，勝利

一定是我們的」。

這段文字是我對方斌的全部

瞭解。當然，現在我還知道方斌

寫詩，且寫得如此之好。而我也

突然想寫一篇關於詩歌的感悟文

章，一來是因為讀到這些好詩，

很是感慨；二來也是給那位問我

寫詩歌心得的朋友。

既然是因方斌的詩有感而

發，當然先要從他的詩說起。方

斌流傳出來的詩並不多，但皆是

好詩。所謂好的標準，仁者見

仁，智者見智，我只是談我所認

為的好詩，並不在用字之古、用

典之深、對仗之巧等等，而在於

真情實感、語出天然。

如方斌寫過一首〈希望〉：「嚴

寒從天降，大地莫生悲，人心雖

已殘，梅花喚春回。」這首詩雖

然簡短，卻有一種廣大的悲憫。

而他的另一首〈善〉：「行善

不求報，可是神知道，遇事對人

好，自己虧不了。」雖然行文頗

似打油詩，卻很是親切，如有和

煦的風迎面吹來，暖心、暖肺。

眾所周知，方斌被捕是因

在武漢起「疫」中，打出反共義

旗。而他在〈病毒橫行〉這首詩

中，用冠狀病毒來比喻中共丑

類，可謂入木三分：「藏汙納垢

惡臭腥，冠狀病毒結伴行，不管

受害多少人，封網刪貼忙不停。」

他也有一些另類之作，像他

的〈大殺四方〉中寫道：「呼嘯狂

風漫捲，豺狼虎豹鼠竄，親領千

軍萬馬，大殺四方平定。」

以及另一首〈殺伐決斷〉：「手

提三尺寶劍，威風釣魚臺上，擒

住邪惡匪首，殺它片甲不留。」

有朋友覺得這兩首詩殺氣太

重，或者有些狂放。雖然我更

喜歡蒼茫、遠淡、讓人平靜的文

字，但對於討共之詩則不然。對

於中共這樣一個邪物，天必殛

之，而人，只有順天而行才是正

道。所以，這兩首另類詩作，竊

以為不必繩之以俗儒文法。

想起去年，我因為看到一

些關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消

息，隨手寫了幾句 —— 「胸中懷

匕首，隱隱露鋒芒。早晚龍庭

上，刀光映血光」，這固然只是

義憤難平之餘的幾句塗鴉，且

行文白話，錄在這裡，只是想

說 —— 詩以言志，勿拘一格。

說過了方斌的詩，再說說我

「梅花喚春回」—讀方斌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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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作一首，神韻動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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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韻 觀神韻晚會之《大清漢麗》

文︱宋紫鳳

大概十年前，有朋友問

我，如何寫詩？但我

並非文學專業，我於詩

歌只是出於一種天然的

喜歡，卻說不出個所以

然來。去年初，又有朋

友問我關於詩的心得，

我看得出她真的是很喜

歡詩，我也因此差點要

寫一個關於詩的系列心

得，後來因為沒有時

間，還是作罷。

對詩的理解。

先說一點我經常被問到的問

題 —— 關於格律。簡單的說，

格律是一種固定的公式，寫甚麼

詩，套甚麼格律，包括寫古風，

雖不講格律，但也有押韻的要

求，寫詞也是，有詞牌的要求，

所以，這個規矩還是要守的，

是不能打破的，如果不守那個規

矩，就不能冠以那個某絕、某

律、某詞的名稱。

但在細節上，我的確比較寬

泛。比如：押韻，有人喜歡押新

韻，有人喜歡押古韻，我覺得都

可以，只是押甚麼，就是甚麼，

不能兩種韻混在一起（這也是我

曾經見過的情況）。

以上是我對詩詞格式方面的

一些想法。所以，說起來，詩其

實是很簡單的，如果從格律的角

度來看，因為格律是固定的，且

是技術層面的，只要習之日久，

必然熟能生巧。但詩又是最高深

的，因為它的意涵是無止境的。

所以這一篇，我想分享一些

關於詩，卻非關格律的心得。

正如剛才所說，我覺得好的

詩，並不只在用字、用典上，更

在於能夠打動人心。好的詩，一

讀便知，因為那是生命之詩，心

血湧動，筋脈暢通。

在很多年前，我曾錯誤的以

為，一首詩不能動人，是因為用

字淺陋，後來我遇到了一些詩，

用字不可不謂講究，格律不可不

謂嚴謹，用典不可不謂豐富，卻

讀來索然，就像沒有生命跡象。

當時不明白為甚麼，只覺得

奇怪：文字功底並不太差的詩，

為何出不來意境？後來明白，詩

的意境不是用詞堆出來的，是從

心中流出的。其實古人寫詩論，

千言萬語的，總結起來，也只是

這一句 —— 詩要從心源中來。

那種自心源中流出的詩，雖

亦各有風味，但都有一個共同

點，就是能打動人心。不在長

篇、短章，不在古體、近體，全

在一個「真」字，而方斌的詩給

我的感覺就是如此。

所以，關於詩，如果說讓我

把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拿出來

分享，那大概就是剛才所說的，

詩要從心源中來，我稱之為「真

詩」。那是生命之詩、活力之

詩，你在讀詩，詩也在讀你。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要如何

寫得出「真詩」呢？

我想，這裡有一個順序，就

是心中有詩，筆下有詩，心中

無有，寧可不寫，就像文與可畫

竹，胸中先有成竹，筆下之竹隨

手而生。反過來講，筆下有詩，

是因為心中有詩，所以才會有文

如其人的說法。

那麼，心中要如何才能有詩

呢？所謂心中有詩，只是一個

形容，意思是說心中要有詩意。

人生在世，不一定要寫詩，但卻

一定要有些詩意，譬如：方斌

的那句「人心雖已殘，梅花喚春

回」，就是一種詩意。這種詩意

並不容易，因為在這個大惡之世

裡，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多少

華人
文苑

人都在隨波逐流，好一點的，對

這一切失望透頂，而只有心中充

滿了大光明與大希望的人，才能

在這一切中看到光明與希望，才

能寫得出「梅花喚春回」這樣的

句子。說到這裡，大概也就無可

言說了，因為心中的詩意不是從

書本上學到，這需要在生活的砥

礪下，從對人生的感悟中得來。

第三個問題就是詩的意境。

「真詩」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之後，就全然都是意境了，而這

個意境卻是無止境的。有句話叫

文以載道，就是說天道、地德可

以通過人文來體現，人文中，詩

的內涵最廣大，從而成為最能夠

表達天道、地德的一種文字。好

的真詩、意境越高的真詩，它必

然也是道德之詩。

換言之，所謂意境，就是能

多大程度承載道德，心境越廣

大，詩境越開闊；心境越幽微，

詩境越深遠。所以，這的確不是

靠詞藻來堆砌的，就如真正的美

人，不是用脂粉塗抹出來的。

詩，完全是一種內境的體現。

說到這裡，好像開了閘，覺

得還有很多想說，卻又感到再

也說不清了，所以，就先到這裡

吧！說了這麼多，緣起於方斌的

詩，讓我感到了一種廣大的內

境，所以，最後還是以方斌的一

首詩作為結尾。之所以選這首詩

作為結尾，是因為這首詩讓我很

是感慨，有多感慨呢？說實話，

我想流淚，因為這真是一首源於

心境的生命之詩、立於天地的道

德之詩、心懷眾生的箴言之詩。

讀過這首詩，才會明白，是何等

內境與情懷的人，才會有如此大

無畏的勇氣，冒著中共病毒的威

脅，去醫院拍下疫情真相，將武

漢人所遭受的苦難告訴世界，更

在網上號召全民反共。

而這首令我感慨不已的詩，

就叫〈感慨〉：「聲聲喚，緊緊催，

人心已殘不知歸，生生世世，

兩眼望穿，創世主已來，人卻執

迷，麻木不醒，大疫有眼，愚人

難逃，善者能回。」

最後，天祐善人，祝願方斌

早日回家。


